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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境心牵难自拔，亭台举酒品鱼虾。
澄湖水阔抒胸臆，圣女情浓献哈达。
千顷泛舟观苇海，万株映日赏荷花。
马头琴伴村姑唱，梦里出游早忘家。

游查干湖
张云华

记忆里的冬天，总与大雪紧密相连。小时候的故乡，一
进腊月，大雪便会如期而至。清晨醒来，推开门的瞬间，眼前是
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屋顶、树梢、田野，都被厚厚的白雪覆
盖，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干净得没有一丝杂质。踩在雪地上，脚
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那是冬天最动听的旋律。我们一
群孩子在雪地里奔跑、嬉闹，堆雪人、打雪仗，鼻尖冻得通红，却
丝毫感觉不到寒冷，只觉得满心都是欢喜。

如今身在异乡，冬日里的雪却变得吝啬起来。偶尔飘起
零星小雪，刚触碰到地面便融化了，只留下湿漉漉的痕迹，让
人满心遗憾。于是，便开始日复一日地等待，盼着一场酣畅
淋漓的大雪，能将这座城市装点成记忆中的模样。

等待大雪的日子，时光似乎也变得缓慢。清晨醒来，第
一件事便是拉开窗帘，望向天空。若是天空阴沉，云层厚重，
心底便会涌起一丝窃喜，想着或许今天就能等来那场期盼已
久的雪。若是晴空万里，便会微微失落，转而期待着下一个
阴天。闲暇时，泡一杯热茶，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行人裹紧
衣物匆匆而过，看着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摇曳，思绪便会
飘向远方，飘回那个大雪纷飞的故乡。

我想象着大雪降临的那一刻，雪花会像无数白色的精
灵，从天空中缓缓飘落。起初是稀疏的几点，而后便越来越
密，越来越大，最终变成鹅毛般的大雪，漫天飞舞。它们落在
屋顶上，给房屋盖上一层厚厚的白棉被；落在树枝上，让枯枝
开出洁白的花朵；落在街道上，将路面铺成一条雪白的地

毯。整个世界都会变得静谧而美好，只剩下雪花飘落的簌簌
声，让人不忍打扰。

等雪停了，我要穿上厚重的棉衣，戴上围巾和手套，走出
家门，去感受这场大雪带来的馈赠。我要沿着被白雪覆盖
的小路慢慢行走，脚下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像是在诉说着冬天的故事。我要去公园看看，那些平日里
熟悉的景致，在大雪的装扮下，一定会焕发出别样的光
彩。光秃秃的柳树挂满了银条儿，松树则披上了洁白的斗
篷，显得愈发苍劲挺拔。孩子们在雪地里嬉戏打闹，脸上
洋溢着纯真的笑容，那份快乐极具感染力，让人不由得想
起自己的童年。

这场大雪，不仅是冬日里的一道美景，更是心底的一份
慰藉。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行色匆匆，很少有时
间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美好。而一场大雪，能让世界慢下
来，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的工作和生活的烦恼，沉浸在这份
静谧与美好之中。它像一位温柔的使者，净化着世间的尘
埃，也净化着我们的心灵。

我知道，这场大雪或许还需要等待。但我愿意在这冬日
的深处，带着满心的期盼，静静等待它的到来。等它将天地
染白，等它带来冬日的惊喜，等它圆我一个关于故乡、关于童
年的梦。就像等待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虽然过程漫长，却
充满了无限的期待。我相信，当那场大雪终于降临的那一
刻，所有的等待都将变得值得。

在冬天里等一场大雪赴约
丁宇

很小的时候，住在姥爷家。姥爷家也挺好，玩够了还能翻
翻舅舅小时候读过的课本。当年一个只有十一二岁对一切都
懵懵懂懂的小学生，翻看前辈读小学时的旧课本也是件挺好
玩的事。图多字大翻得快，看得快，忘得更快，几天后即忘得
一干二净。但事事皆有例外，内中有一页看后难于放下，感触
太深一直到今天都没忘。那是一幅图，画的是一座山，山顶上
似一位母亲在向远方张望，图下面有文字，说那山是望儿山，
从那时起我知道世间有个望儿山。

六年前，几位退休的老友想出去走走，但前提是不远走，
有点“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味道，不过人家那是不出关，我们这
几位明显是不入关。不远走往哪去一时没了着落，因为东北
的很多地方大家几乎都去过，意见难以统一。此刻，我猛然想
起了儿时记忆中的望儿山，当年这里仍属于小众景区，大家都
没去过，于是我们四人顺利成行。

第二天从营口熊岳镇乘车东行，两公里路程很快即到，远
看那是座突兀的孤山，耸峙挺拔，峰巅较平，初见即有似曾相
识的感觉。相知早已超过半个世纪的望儿山，今天终于相见
了，一种亲近感不知何时涌上心头。走到近前，山麓有绿树映
衬。四人顺着崎岖山路向上攀爬，山体陡峭，幸有护栏，从山
脚向上移步到80多米高的峰巅，虽身有汗湿，可还没到气喘
吁吁的程度，说明我们爬山体力尚可。到山顶方知，望儿山并
非像旧课本里画的只是一座孤山，除去主峰外它还有侧峰，只
是侧峰较矮，又和主峰相连，人在山下远望，因所在位置的局
限，一般是见不到侧峰的。整座山的顶部光秃秃的呈月牙儿
形散开，上面有高低不等的一小段山路。站在峰巅放眼遥望，
除了近处的熊岳镇，其他地方更像是早已离开海岸的陆地滩
涂。因四周皆平，所以海拔仅106米的望儿山，就显得格外孤
耸高峻。山顶有一座高11米高的建于明末清初的仿藏式青
砖古塔，当地人称之为望儿塔。在山下远观，此景宛如一位母
亲伫立山头，正在向远方张望，期盼儿子早日归来。这一幕和
小时候看到的旧课本里的望儿山非常近似，它让我瞬间想起
了童年在旧课本里第一次见到望儿山时的痴迷情景。说来也
怪，这望儿山从山下到山上，没见到一块像样的岩石，完全没
有家乡火山喷发熔岩凝固后形成柱状节理的山体结构形态。
这里的山体都是由一些形状不同的大小石子和沙砾沉积而

成，怎么看都不够结实，甚至让人担心万一遭受强台风侵袭会
发生山体滑坡，说的严重点还可能会造成部分山体移位。也
许是我杞人忧天，想得太多，历史上望儿山也并非没经历过山
体滑坡，但人家岿然不动，一如既往，山还是那座山，塔还是那
座塔，慈母依然伫立山巅遥望远方，盼儿早归。最近在网上得
知，望儿山是东北地区唯一的丹霞地貌海蚀残丘，它的山体就
是在辽东半岛海陆变迁中形成的。知道它的来历，也就更用
不着我们操心它的未来了。经历过千万年海风海浪海潮的侵
蚀和地壳板块裂变碰撞的考验，证实它有存在的潜能。祈愿
它和我们所在的星球一样永存！

望儿山，顾名思义它饱含着深厚的母爱情节。在当地一
直流传着慈母盼儿归的传说，由于传说版本多样，这里也没必
要再重彩勾描。不论是什么样的传说版本，主题说的都是母
爱，都是歌颂母爱的纯真、崇高、伟大。既然宗旨目的都是一
个，传说就应该越简洁越好，“相传明末清初，熊岳城东有一对
贫苦母子相依为命。母亲含辛茹苦供儿子读书，儿子赴京赶
考途中遭遇海难不幸身亡。母亲不知情，每天都到海边眺望
呼唤儿子归来，年复一年，最终化身为石。上天被母爱感动，
在她伫立之处拔地而起一座形似母亲远眺的山峰，即望儿
山。”传说感人，当日在山上，自然也会想起家里90多岁的母
亲，难免陟屺兴悲，心酸落泪。生我的是母亲，养我的是母亲，
教我善良诚信做人的也是母亲。艰难岁月，都是靠母亲勤劳
的双手，把我们兄弟养育成人，母爱之恩天高地厚……

望儿山这一民间传说，能众口相传几百年，缘于这里民众
对母爱的深情感怀！母爱是天底下最无私最忘我、最投入最
真情最不计回报和付出的人间大爱，爱给人的是亲情是温
暖。想起了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
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一世间最
朴素最常见最感人最难忘的母爱之情，在孟郊心里，那是恩深
似海，情重如山的无疆大爱。孟郊的诗不愧为千古名句，子女
的嫩草微弱孝心，是无论如何也报答不了像春日阳光般的母
爱恩情的……

虽说此生只去过一次望儿山，但它传递出的温情懿德母
爱，足以令人一生受益。这座用山体书写母爱的辽南海蚀残
丘，理应受到国人的瞩目。

望儿山
于云飞

陈学亮上初二的时候，得了一种奇怪的皮肤病，
这病说来也蹊跷，陈学亮竟然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只记得那天和小福子在浴池洗完澡后就感觉嘴角的
左侧有些发痒，他照镜子一看脸上竟然出现四个小
红疙瘩，他也没有在意，脸上长几个小疙瘩是男孩子
经常发生的事。可是这几个红疙瘩可不是平平常常
的，它突然像花骨朵一样开放起来并迅速扩大得像
古铜钱的大小。

陈学亮很痛苦，好好的脸竟然生出圆圆的红
斑。母亲看到儿子脸上长出这么一块东西，也很着
急，但却不知怎么治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陈学
亮家的条件仍然很不富裕，母亲就用民间偏方给他
治疗。先是用香灰涂抹，开始觉得还可以，至少用香
灰把红斑遮盖住了，而且也不那么痒了。然而过了
一段时间，这东西又开始发展起来，突破了古铜钱大
小由嘴角向人中发展，而且很快越过人中向右侧嘴
角转移。母亲更着急了，又买来一瓶香油，用香油涂
抹，搞得陈学亮一脸油乎乎的，同学都和他开玩笑，
说他天天啃猪蹄儿，啃得满嘴都是油，这让陈学亮哭
笑不得，后来他竟然逃学了，因为同学一看见他不仅
开玩笑，而且看到他那粉红的脸都有些害怕，生怕他
脸上的疮到处传染，所以陈学亮就不愿上学了。他
母亲见香灰和香油都不好使，就到药店给他买来一
瓶药，把药片研成面和成药泥敷上，敷了很长时间还
是不见好，渐渐地母亲也失去了耐心。这时，脸上的
疮也停滞了发展，虽然不发展了但没有好的迹象。
这时母亲又听说儿子患的皮肤病名叫大钱疮，据说
这东西很难治愈，母亲是愁坏了，心疼儿子的脸，要
是治不好，儿子的相貌就受到了破坏，那今后还怎么
处对象了。有人告诉母亲说大钱疮很怕醋精，用醋
精涂抹一定有效，于是母亲赶紧买来一瓶醋精让陈
学亮涂抹患处，醋精的腐蚀力很强，涂抹上以后疼得
陈学亮龇牙咧嘴，开始效果还可以，可时间一长，那
东西好像有了抵抗性，又复发到原来的位置而且又
发展了一些。

就在陈学亮和母亲都束手无策之际，陈学亮的
大哥来到家里，他之前也来过只是没有注意到兄弟
的脸。这次他看到了就询问怎么得的病，陈学亮就
一五一十地和大哥说了。大哥又问为什么不去医
院，母亲红着脸说：“脸上起个小东西，本以为用点偏
方药就好了，谁知这东西这样顽固，越治越厉害。”大
哥说：“用什么偏方？有病就得去医院，医院是讲科
学医治的，得什么病用什么药。”大哥说完就领着陈
学亮去了市里的第二人民医院。医生仔细看了脸上
的病情，也没说什么，只见他拿出几片药研碎了，把
药和在一盒油膏里，并说每天涂一次。

陈学亮每天涂一次这油乎乎的药膏，病情开始
好转，红斑面积一点点地消失了，最后不见了。陈
学亮觉得就是这种神奇的药膏治好了他的病，看
来有病不仅要去医院，而且最关键的还是要对症
下药，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这就是医生
的科学之处。

陈学亮摸着自己白净的脸，心里总是念念不忘
他的大哥，深感他不愧是参加过解放军的人。

神奇的药膏
程继武

我一直坚信，文字是有魔力
的。无论是提起钢笔时墨水洇
开的痕迹，还是翻开书页时指尖
触到的纹路，文字总能让我的内
心趋于平静，找到共鸣。

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坚守，
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的悠然自得，再到王勃“海
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真挚
温情……这些跨越千年的文字，
就像一位位挚友陪我尝遍人生
百味。它们让我的思绪恣意驰
骋，让我的情感得到共鸣，也让
我在反复品读中听见自己内心
最真切的声音。

走出别人的文字，我也喜欢
将工作和生活的点滴凝结成文
字。那些笔尖触摸纸张的沙沙
声，或指尖敲击键盘的滴答声，
都成了创作路上独特的声带，记
录着每一段从青涩到成熟的写
作经历。

起初的投稿之路总是充满
荆棘的，稿件的一次次石沉大
海，让我几度失落想就此搁笔。
直到某一天，邮箱里躺着某报刊
编辑的用稿通知，那句“文笔质
朴，情感真挚，拟选用刊发。”的
回复让我看着电脑屏幕不禁笑
出了声。

在坚持不断地创作下，全国
各地寄来的样报样刊慢慢多了
起来。它们为我原本空荡荡的
书柜增加了不少的色彩和充实，
而那些金额或多或少的稿费单更让我得到莫大的鼓励
和激励，给了我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

写作带给我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收获，更是精神上
的升华。穿梭在文字的世界里，我尽情享受着文字带
给我的乐趣，就像每一次追求都得以实现时的快感一
样。所以，每当看到自己的文字被印刷成铅字发表时，
内心总少不了一阵兴奋和雀跃，那是属于每一个文学
爱好者特有的归属感和成就感。

有人说生活平淡无奇，可我在文字里发现，美从不
在远方。身边的一景一物，邻里间的问候，快乐时的分
享，挫折里的成长……这些美好的瞬间，都能化作笔下
飞舞的文字，定格成永恒的记忆，在岁月的沉淀里散发
淡淡清香。

文字，应当是一种虔诚的守候以及不懈的追求。
它让忙碌的工作更有温度，让琐碎的生活充满诗意，让
平凡的日子绽放光彩。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都
愿与文字一路相伴，以坦然执笔，以真诚为墨，让文字
充实人生，用文字绘制生命。

文
字
织
梦

翁
桂
涛

没有一个时节
比此刻更令人心动
山河静默而丰盈
天地洁净而明亮
冬天
轻轻展开了它的雅韵

静静品读冬天吧
带着初探般的心
看万物披上琼玉的盛装
雪松缀满星光
冰凌垂下水晶的帘子
一切银光流转
那是光阴
赠予冬日的礼服

静静聆听冬天吧
贴近沉睡的大地
听土地在雪被下安睡的鼾声
听雪花偶尔叩响木窗的动静
听风穿梭在林间与巷口
挥洒季节的奔放

看，梅枝上已有花朵苏醒
在茫茫白野间吐露温柔
暗香浮动，疏影横斜
像诗句散落在雪的信笺上
静默地
酝酿着整个季节的芬芳

品冬
魏益君

古稀岁月峥嵘，几多情。踏入诗坛苦读，
不图名。

夕阳晚，老身健，为传承。我欲登高长笑、
向前行。

相见欢·学诗有感
丁玮

硕老如牛奋力耕，情萦师大再登程。倾谈
出语千言妙，细讲成诗六要精。

惟务实，不图名。诗词进校大旗擎。答题
解惑文心奉，学识高低任品评。

鹧鸪天·诗词进师大校园赞
赵建仁

沃野涌金浪，玉棒盈仓。颗颗饱满泛珠
光。百年奇遇丰年景，笑透穹苍。

粮垛接云长，气势轩昂。农家把酒话沧
桑。汗水浇开丰硕果，醉了秋阳。

浪淘沙·丰收颂歌
周桂兰

大雪 韩立梅 作

立冬过后，日子便浸在日渐浓稠的寒意里。风掠过光秃秃的枝丫，卷起满地枯黄的落叶，在
空中打几个旋儿，又轻轻落下。天地间褪去了斑斓色彩，只剩下灰白两色的简洁，像一幅未完成
的水墨画，静静等待着一场大雪的渲染。我坐在窗前，望着窗外萧索的景致，心底那份对大雪的
期盼，也随着寒意一同生长，愈发浓烈。

万壑千沟金毯厚，枯枝虬干傲寒风。
凌霜映日积能量，待到春来叶更浓。

冬日观树有感
张秀梅

蒲萎萍枯芦草黄，波寒岸远水茫茫。
初冬湿地迷诗客，雅韵飞歌照夕阳。

初冬游湿地公园
左砺生


